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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起，查阅安庆风节井及风节井
小学之资料，无意中发现陈独秀先生
曾参与创立我的母校——安徽省立
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今安庆二中），
亲自莅临视察，会同校方勘察选择
校园地址，同时我还发现仲甫先生
妻子高君曼之堂姐高晓岚也是母校
校友，有新奇，也有激动。翻阅相
关史料，于这段史实，也只见其时
校长徐方汉受柏文蔚、陈独秀、邓
绳侯委托创办省立一女师云云，一
笔带过。故抄录民国安徽省立一女
中二十周年纪念校刊《女钟》中的校
长徐方汉之纪念感言为证。

“民国 21 年 11 月 23 日，省立第
一女子中学 20 周年纪念，将举过往
事实、目前设施与今后之计，书录而
为刊，而征文及于方汉，以方汉理校
事久，义不可以无言也……回忆民元
夏秋之交，方汉受邓绳侯先生之命，
创办此校，时邓先生正司本省教育

事，仲秋某日，先生约陈君仲甫及方
汉相度校址，即今本校西偏一部寝
室及职教员宿舍，旧为前清实业学
堂，遭驻军摧毁，垣穿榱折，蓬蒿
没人，三人者徘徊久之，此情此
景，忽忽遂 21 年，邓先生久归道
山，而当时校中共事诸君，亦多物
化，追维前迹，能不怆痕。”

翻阅中共安庆市党史研究室编
辑出版的《独秀简影》，有记载，
1912 年 6 月，陈独秀应安徽都督府
都督柏文蔚之邀请，担任安徽省都
督府秘书长，和徐方汉追述的仲甫

先生在1912年秋勘察安庆二中校址
时间相吻合，和校史记载的受柏文
蔚、陈独秀、邓绳侯（“两弹元勋”邓稼
先之祖父，民国皖省教育司司长）的
情节基本相符。“垣穿榱折，蓬蒿没
人，三人者徘徊久之。”读来令人喟
叹唏嘘，其中邓绳侯还拖着病躯，
（翌年病故）。陈独秀等先贤们敢冒
天下之大不韪，倡导男女平等、女性
独立自由，开设女校，为女性谋求受
教育机遇，促进社会进步之远见、情
怀跃然纸上。

徐方汉（1875—1952），字皋浦，

庐江县人，先后毕业于南京两江优级
师范，日本东京明治大学。归国后，
于1912年创办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
范学校，担任首任校长，历时达10余
年。由于其励精图治，勤勉治校，学
校成为民国皖省名校。徐方汉先后
任安徽省参议员、省教育厅视察、省
教育会会长。新中国成立后，任皖北
人大会代表、政协委员，遗著有《唐宋
八大家集》文稿等，现已失传。

皖城民国才媛、曾入读于安庆一
女师的陈独秀之妻高君曼堂姐高晓
岚，先后任安徽省立一女中教务主
任，安徽省立二女中（芜湖）校长。其
朋友圈明星荟莘，有苏雪林、庐隐、韦
素园等。她曾为母校赋诗：

“白花亭畔春风里，十二人同读
史经。多少及门贤姊妹，而今光大旧
门庭。中原戎马仓皇日，学海波涛澎
湃时。经略文章卫社稷，先鞭速著莫
迟迟。”

􀳁 安庆人物谱

陈独秀在安徽省立一女师
陈向东

现年八十二岁的母亲，每天还保
持着贯穿一生的好习惯——记账。

古话说的好：“好记性不如烂笔
头。”母亲把每天的开销，小到一把葱
一头蒜，大到存款、买房子的费用，都
用练习本仔仔细细地记录下来。一日
一小记，十天一统计，一月一汇总，确
保精确地计算出每月家庭收支情况，
从而再算出每年的消费额结余款，清
晰明晓家庭开支。

母亲每天买菜回来，第一件事就
是戴上老花镜，拿起笔，对照物品赶紧
记账，时而写写停停，时而又口中念念
有词：“六六三十六，八九七十二……”

日积月累，母亲的记账本已经累
积到可观的地步。近期的记账本，都
被母亲标上年月日，按时间顺序，整
整齐齐地收在抽屉里；年深日久的记
账本，也被母亲按先后顺序装在纸箱
里，堆在墙角，即使落灰生尘，也舍不
得扔掉。

得意于勤动手多动脑，母亲现在
依然耳聪目明，头脑灵活。眼面前的
事情，她搞得清清楚楚；对于四五十年
前的事情，她也记忆犹新。

生于 1940 年代的母亲，其实没
有真正上过几年学，后期经过夜校
扫盲班的补习，才勉强达到“高
小”水平。

那时家庭条件差，兄弟姊妹多，
庄稼汉父母一般都会把上学的机会留
给家里的男孩子。远在淮南市的二姥

爷，上过学，当
过兵，在城市里
工作生活，耳濡
目染中悉知穷则
思变，读书才会
有出路的先进思
想，经常给我姥
爷写信，告诉他
城市的发展和国
家对知识分子的
重视，请求他要
着眼于未来，尽
一切力量也要让
我母亲进学校读
书。

由于二姥爷

的偏爱，并省吃俭用不时寄些钱和粮
票来补贴家用，母亲如愿上了学，开始
学习加减乘除，“人口手足”。

母亲非常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学习
机会，每天都兴奋地早早起床，背着妈
妈亲手缝制的粗布书包，走五里路去
镇子上学。母亲上课时认真听讲，放
学后用心练习，没有桌子，就在膝盖上
看书识字，没有铅笔练习本就拿草木
灰撒在地上，用树枝学写字。

渐渐地，母亲认识了很多汉字，能
够帮有需要的人家读信写信了。在那
个文化程度普遍低下的时代，母亲成
了村中老辈人赞叹的女秀才。

作为家中老大，母亲是她父母最
得意的小帮手，平常要帮着拉扯弟弟
妹妹，农忙时节还要冲锋在前，抢种抢
收多挣工分。一到农忙时节，上学就
没有那么准时准点了，常常是三天打
鱼两天晒网。

后来，村上办起了识字班，这是避
开生产劳作时段，利用农闲时间去参
加学习的扫盲运动，这让母亲又获得
了一次学习的机会。为了扫除文盲，
让更多的人认识生字，老师采用的是
速成识字法，先教会大家正确使用注
音符号，遇到不认识的字，就利用新华
字典，查读音和释意。

母亲在识字班里担任班长职务，
还辅助文化教员教大家认字写字，是
乡邻口中亲切的“小老师”。在煤油灯
如豆般的光影下，一个个方块字被母
亲一笔一划的书写出来。

生产队急需一个会打算盘的记账
员来给每家每户记工分。母亲凭着一
股子聪明好学的冲劲，立马就找人拜
师学艺。一夜之间就背下了珠算口
诀，学会打算盘，顺利通过生产队的考
核，成了一个坐着就能挣工分的生产
队女会计。

从那以后，母亲一直坚持“记
账”。孙辈们喜欢观摩奶奶的记账本，
常常对着她写的错别字，笑到肚子
疼。虽然到了提笔忘字的年龄，但母
亲还是保持勤学好问的作风，遇到不
会写的字就问问身边的家人，在草稿
纸上反复练习，直到能够准确无误地
写出来为止。

􀳁 凡人素描

母亲记账
李梅

我每天早上打开手机，看我
日夜思念的故乡《安庆晚报》报
道家乡的信息。2月28日，得悉
岳西将要通火车的报道，我兴奋
不己。

1950 年 2 月，我考进安庆皖
北师范，入学后才知道是干部培
训班。不久就分配安庆地委土改
工作队，在”三步两桥”一幢大楼
里，学习了一个多月，我们即分赴
各县进行土改。我和舅舅邹声昶
以及同学丁宪立被分配到岳西
县。1951 年 1 月底或 2 月上旬，
我们背起背包，从安庆步行至潜
山县城休息一夜，次日下午抵达
岳西县城关衙前镇。在镇外即闻
欢迎我们的锣鼓声，街口挂起的
欢迎横幅迎风飘扬。我们沿着一
边靠山、一边挨着小河的路步行
至县政府大楼，次日听县委介绍
情况，下午分配下乡。我分到大
山深处的河口区。当我爬上高山
眺望时，山外有山，天的颜色都像
山色。我被分到山上的一个生产
队。和我同组是一位名叫胡小荃
的大姐，次日一早我们就背起背
包爬山入队。胡小荃系岳西县从
农村贫苦农民家中挑选出来培养
的后备干部，老实、和善，身体健
壮，比我可能大五六岁。初次见
面她热情地喊我“小何”，说是今
后要多帮助她。我说互相学习。
胡大姐识字不多，可能进过农村
扫肓班，和我住在一个极其贫困

的农民家中，每顿饭都是红苕饭，
据说大米是县上配给我们土改队
员的。房东姓余。有一天晚上，
山上下大雪，滴水成冰，我们和余
家人围在堂屋火堆旁取暖，背上
有阵阵寒意，到炉火快熄，全家人
才各自回房休息。

胡大姐吃饭时，总是把米饭
给我多盛些。她说新中国成立前
她家有时红苕都吃不上，吃过树
叶、野菜；收成不好时，交了地租，
剩的粮食只够吃半年。一个月
后，大队部要调我去大队专门写
材料。我再三请求，上级领导同
意我白天仍在生产队，晚上才回
大队写材料。夏初，土改工作重
点转入分配田地。我白天在生产
队和胡大姐一起丈量土地，有时
还脱了鞋子去水田丈量。河口区
土改结束，区上评选先进，胡大姐
极力推荐我，还在区评选大会上
介绍我的事迹，称赞我是知识分
子，诚心为贫下农服务的典型。
最后岳西县评我为二级功臣。

在县城招待所我因即将离开
岳西去望江县土改，胡大姐来看
我，她对我说，“我们岳西人多么
想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世界，如
果有一天能修一条直通安庆的公
路多好。”

我和胡大姐分别己74年，不
知她现在何处，但愿她键康尚
在。她要是得悉岳西将通火车，
该多兴奋！

􀳁 流年碎影

岳西要通火车
何承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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